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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紫
書
謙
稱
因
為
自
己
被
視
為
馬
華

作
家
，
因
而
有
機
會
獲
得
特
別
的
垂

青
，
其
實
此
話
不
盡
不
實
。
駱
以
軍
稱

她
為
﹁
屈
指
可
數
的
，
頂
級
的
恐
怖
的

對
手
﹂。
這
在
她
第
一
本
長
篇
小
說
︽
告

別
的
年
代
︾
裡
得
到
印
證
。

此
小
說
分
作
三
層
敘
事
：
﹁
杜
麗
安
﹂
的

一
線
，
她
同
是
歷
史
又
是
小
說
︵︽
告
別
的
年

代
︾，
五
一
三
頁
開
始
裡
的
人
物
，
在
小
說
之

前
生
活
裡
不
知
有
多
少
個
﹁
杜
麗
安
﹂

了
︶
；
稱
為
﹁
你
﹂
的
小
伙
子
亦
是
︽
告
別

的
年
代
︾
的
讀
者
一
線
；
以
及
作
者
與
評
論

者
︵
第
四
人
︶
之
敘
事
式
一
線
。
三
層
敘
事

交
錯
發
展
，
又
以
﹁
杜
麗
安
﹂
這
具
代
表
性

的
人
物
故
事
一
線
最
好
看
。
如
此
斷
層
但
又

巧
妙
地
以
﹁
五
月
花
﹂
舊
樓
宇
以
及
人
物
間

的
想
像
關
係
扣
連
一
起
的
敘
事
結
構
，
正
好

表
現
了
女
性
文
學
幾
乎
所
有
的
特
質
。

毋
須
對
號
入
座
，
黎
紫
書
的
文
字
有
張
愛

玲
式
的
細
膩
心
理
與
蹩
扭
，
但
又
溫
柔
敦

厚
；
對
舊
年
代
的
拒
絕
遺
忘
亦
並
非
出
於
傲

慢
，
而
是
對
由
親
情
愛
情
恩
義
編
織
的
歷
史
和
年
代
的

一
份
肯
定
，
彷
彿
這
正
是
人
生
的
基
礎
。
書
中
的
文
字

描
寫
秀
麗
動
人
，
許
多
意
象
如
一
個
動
作
，
經
過
她
透

徹
的
寓
意
和
類
比
，
輕
易
便
顯
得
難
忘
，
以
後
那
個
動

作
出
現
，
讀
者
可
立
時
會
心
微
笑
，
這
些
效
果
都
突
顯

了
作
者
的
寫
作
實
力
。
黎
紫
書
確
然
是
文
字
的
魔
術

師
，
特
別
對
﹁
杜
麗
安
﹂
的
投
情
更
是
身
心
的
渾
然
，

配
襯
上
一
九
七
○
年
代
香
港
傳
展
到
馬
華
世
界
的
影
視

與
音
樂
，
使
我
們
對
她
筆
下
的
﹁
拒
絕
遺
忘
﹂
自
愧
不

如
。小

說
的
寫
法
將
客
觀
描
繪
與
主
觀
的
呢
喃
，
現
實
與

夢
境
糅
合
得
恰
到
好
處
。
這
種
出
入
自
如
，
打
破
主
觀

與
客
觀
，
現
實
與
虛
構
，
存
在
與
不
在
，
告
別
與
再
現

的
二
元
對
立
，
使
本
作
品
別
具
心
力
與
氣
魄
，
該
為
本

夏
天
推
薦
給
您
之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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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潔華

翠袖
乾坤

都
說
這
是
一
個
沒
有
故
事
、
只
有
寫
作
技
巧
的
年

代
。
也
許
故
事
的
全
部
意
義
，
永
遠
離
不
開
﹁
地

方
﹂，
一
如
當
年
的
﹁
講
古
佬
﹂﹁
半
日
窮
﹂
講
述
的

廟
街
史
，
既
是
地
方
史
，
也
是
他
自
己
一
生
的
寫

照
；
記
憶
就
是
在
過
去
的
時
間
、
消
逝
的
人
遺
留
在

一
個
特
定
地
方
的
全
部
所
有
。
對
了
，
﹁
講
故
事
﹂
與

﹁
講
故
事
的
人
﹂
永
遠
擺
脫
不
了
地
方
感
︵sen

se
of

place

︶，
斯
時
斯
人
和
今
天
的
處
境
形
成
了
怎
變
的
對

照
？
活
在
今
天
的
人
正
是
透
過
故
事
的
﹁
地
方
感
﹂，
重

新
認
識
今
天
的
生
活
裡
的
煩
躁
、
不
合
理
和
壓
迫
，
跟

消
隱
了
的
人
物
事
物
展
開
這
樣
或
那
樣
的
對
話
，
從
而

更
好
地
辨
識
今
天
極
其
不
堪
的
處
境
。

本
雅
明
︵W

alter
B
enjam

in

︶
在
︽
講
故
事
的
人
︾

︵T
he

Storyteller

︶
說
得
好
，
﹁
口
口
相
傳
的
經
驗
是
所

有
講
故
事
者
都
從
中
汲
取
靈
思
的
源
泉⋯

⋯

一
則
德
國

俗
諺
說
，
遠
行
人
必
有
故
事
可
講
﹂，
然
而
大
遷
移
和
大

航
海
的
時
代
早
已
遠
去
了
，
沒
法
子
，
經
驗
已
經
大
幅

貶
值
了
，
而
現
代
生
活
充
斥

無
數
不
斷
複
製
的
﹁
偽

故
事
﹂，
﹁
聽
故
事
的
人
﹂
對
故
事
的
真
誠
態
度
是
否
也

隨
之
而
大
幅
貶
值
？

約
翰
．
伯
格
︵John

B
erger

︶
也
是
一
個
﹁
講
故
事

的
人
﹂
，
他
對
故
事
的
想
法
，
跟
本
雅
明
︵W

alter
B
enjam

in

︶
的
︽
講
故
事
的
人
︾︵T

he
Storyteller

︶
大

致
上
可
謂
一
脈
相
承
，
那
麼
，
﹁
講
故
事
﹂
的
傳
統
何

以
衰
落
乃
至
消
隱
呢
？
也
許
是
由
於
信
息
急
速
膨
脹
而

導
致
經
驗
的
貶
值
吧
，
也
許
是
生
活
節
奏
太
急
遽
而
導

致
聽
故
事
的
人
不
再
好
奇
，
不
再
面
對
故
事
而
感
到
謙
卑
吧
，
也
許

是
由
於
一
千
個
故
事
只
是
一
個
故
事
，
再
講
不
出
什
麼
花
樣
吧⋯

⋯

沒
事
，
反
正
故
事
一
如
我
們
的
城
市
，
總
有
一
千
個
一
萬
個
壽
終
正

寢
的
理
由
。

故
事
沒
落
恐
怕
就
是
一
個
社
會
的
盈
利
預
警
，
今
天
的
雲
抄
襲
昨

天
的
雲
，
在
全
球
化
話
境
中
惶
然
度
日
的
現
代
人
早
已
麻
木
於
一
再

重
複
的
經
驗
，
不
再
迷
信
於
傳
奇
，
那
不
光
光
是
因
為
﹁
聽
故
事
的

人
﹂
不
再
對
故
事
忠
誠
，
也
不
光
光
光
是
因
為
他
們
對
故
事
的
教
誨

︵
從
前
聽
童
話
故
事
，
一
聽
到
﹁
這
個
故
事
教
訓
我
們⋯

⋯

﹂
便
不

禁
頭
痛
︶
早
已
失
去
耐
性
，
不
再
像
從
前
那
麼
耐
煩
了
，
那
麼
，
問

題
到
底
是
什
麼
？

我
想
，
最
可
怕
的
問
題
，
可
能
是
由
於
講
故
事
的
民
間
藝
術
被
高

速
時
代
的
噪
音
淹
沒
了
，
﹁
講
故
事
的
人
﹂
倒
不
必
氣
餒
，
只
要
懂

得
像
王
爾
德
詩
中
的
那
個
人
那
樣
知
所
進
退
就
好
辦
的—

—

是
的
，

這
是
一
個
經
驗
與
故
事
都
同
樣
氾
濫
、
都
同
樣
貶
值
的
時
代
，
﹁
講

故
事
的
人
﹂
也
許
首
先
要
學
懂
謙
遜
和
虛
懷
，
那
才
可
以
把
持
一
個

最
起
碼
的
守
則
：
寧
願
沒
故
事
，
也
不
要
爛
故
事
︵
一
如
新
聞
工
作

者
必
須
信
守
：
寧
願
沒
新
聞
，
也
不
要
假
新
聞
︶。

如
果
我
們
依
然
相
信
這
城
市
垂
死
︵this

city
is
dying

︶
而
故
事
一

如
搖
滾
精
神
永
遠
不
死
，
如
果
我
們
依
然
相
信
約
翰
．
伯
格
所
言
說

的
﹁
故
事
的
意
義
﹂，
正
是
﹁
講
故
事
的
人
﹂﹁
為
活

的
人
構
築
一

個
故
事
﹂，
那
麼
，
就
讓
那
些
合
格
的
﹁
講
故
事
的
人
﹂
給
我
們
述

說
一
個
接
一
個
不
再
陳
濫
、
不
再
迷
信
於
經
驗
的
故
事
吧
。

沒
事
，
故
事
永
無
盡
期
，
我
們
聽
了
，
不
管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
聽

故
事
的
人
愛
怎
麼
想
就
怎
麼
想
吧
，
因
為
故
事
之
所
以
是
故
事
，
永

遠
是
互
動
的
，
一
個
﹁
故
事
互
動
﹂
的
新
時
代
的
大
門
永
遠
打
開

—

責
任
不
僅
僅
在
於
敘
說
的
一
方
，
聆
聽
的
一
方
其
實
也
有
不
可

推
卸
的
責
任
，
那
大
概
就
是
﹁
講
﹂
與
﹁
聽
﹂
互
動
的
謙
遜
與
虛

懷
：
﹁
聆
聽
者
愈
是
忘
懷
於
己
，
故
事
內
容
就
愈
能
深
深
地
在
記
憶

上
打
下
印
記
。
﹂

沒故事與爛故事
葉　輝

琴台
客聚

原
來
老
朋
友
王
敏
賢
博
士
在

︽
桃
姐
︾
中
客
串
特
約
演
員
，
真
是

看
漏
了
眼
，
失
察
了
。

王
博
士
在
香
港
大
學
退
休
，
仍

擔
任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並
且
是
香

港
高
齡
教
育
工
作
者
聯
會
的
骨
幹
。
據

說
，
該
片
導
演
許
鞍
華
要
找
一
些
老
齡

人
當
臨
記
，
不
知
如
何
，
找
到
了
高
教

聯
會
，
他
們
竟
有
五
位
願
意
前
往
。
拍

片
五
天
，
每
天
車
馬
費
五
百
元
。

他
們
當
然
不
是
為
了
錢
，
而
是
興

趣
。
王
博
士
扮
演
什
麼
角
色
呢
？
我
現

在
還
是
想
不
起
來
，
要
重
新
找
個
影
碟

來
翻
看
才
行
。

她
說
，
她
扮
演
的
是
老
人
院
中
的
阿

姐
，
即
服
務
員
。
就
是
倒
茶
斟
水
送
飯

的
那
一
位
。
我
說
，
對
不
起
，
我
剛
寫

了
一
篇
批
評
︽
桃
姐
︾
的
文
字
，
認
為

該
劇
缺
乏
葉
德
嫻
和
劉
德
華
的
主
僕
情

是
如
何
形
成
的
描
寫
，
因
而
缺
少
感
人

的
情
節
。
當
然
，
這
與
她
當
﹁
臨
記
﹂
無
關
。
王
博

士
並
沒
有
駁
斥
我
的
說
法
，
倒
是
訴
說
她
小
時
候
，

家
中
也
有
幾
位
像
﹁
桃
姐
﹂
這
樣
的
女
僕
，
各
伺
候

她
和
她
的
弟
弟
。
正
是
各
為
其
﹁
主
﹂，
所
以
伺
候

她
弟
弟
的
﹁
桃
姐
﹂，
常
常
不
給
她
好
東
西
吃
，
頗

為
偏
心
。
我
說
，
也
許
你
可
以
另
編
一
個
劇
本
，
把

你
家
的
﹁
桃
姐
﹂
種
種
，
表
達
出
來
，
可
能
是
一
齣

饒
有
趣
味
的
電
影
。

我
曾
說
過
，
如
果
以
我
家
在
上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
帶
大
我
的
三
個
孩
子
的
女
傭
﹁
開
姐
﹂
來
拍
一

齣
電
影
，
由
我
的
大
兒
子
來
當
主
角
，
可
能
有
更
動

人
的
情
節
。

現
在
想
好
了
，
由
我
的
大
兒
子
來
當
劉
德
華
這
個

角
色
，
而
王
敏
賢
博
士
扮
演
﹁
開
姐
﹂，
不
是
很
好

的
配
搭
嗎
？

我
的
大
兒
子
雖
然
已
進
入
中
年
，
但
形
象
俊
朗
，

頗
為
上
鏡
。
他
的
本
業
是
旅
遊
工
作
，
但
有
一
次
在

街
頭
被
獵
星
者
看
中
了
，
邀
請
他
拍
廣
告
片
。
原
因

是
人
到
中
年
，
頗
有
成
熟
男
人
的
味
道
。
似
中
環
高

層
白
領
的
形
象
，
因
而
成
為
多
幅
廣
告
的
主
角
。
也

許
不
少
讀
者
會
在
匯
豐
銀
行
、
渣
打
銀
行
似
至
月
餅

廣
告
中
見
過
他
，
只
是
不
知
道
他
姓
甚
名
誰
，
更
不

知
道
他
和
我
的
關
係
。
如
果
知
道
了
，
也
許
可
以
是

一
段
小
小
的
八
卦
新
聞
吧
。

王敏賢與《桃姐》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中
國
要
經
濟
崛
起
，
最
大
的
障
礙
是
能
源
和
淡
水
不
足
，

嚴
重
拖
住
了
中
國
的
經
濟
發
展
的
步
伐
。
隨

工
業
和
農
業

的
發
展
，
中
國
已
經
耗
用
了
大
量
的
淡
水
，
沿
海
東
部
的
主

要
城
市
都
在
缺
水
狀
態
。
說
起
來
很
可
憐
，
中
國
十
三
億
人

口
，
平
均
每
人
獲
得
的
淡
水
僅
為
世
界
人
口
消
耗
淡
水
量
的

四
分
之
一
。
面
對

地
球
的
暖
化
，
旱
災
將
會
繼
續
發
生
，
中
國

不
能
不
為
食
水
的
供
應
未
雨
綢
繆
。

南
方
的
廣
州
、
深
圳
和
澳
門
非
常
缺
乏
食
水
，
香
港
因
為
由
東

江
供
水
工
程
的
供
水
協
議
，
才
得
免
制
水
的
威
脅
。
澳
門
政
府
已

經
提
出
，
準
備
效
法
天
津
市
，
要
建
立
海
水
化
淡
系
統
，
在
珠
江

枯
水
期
啟
動
海
水
化
淡
供
應
，
每
一
噸
食
水
的
成
本
大
約
為
六

元
。
若
採
用
反
滲
透
技
術
，
可
以
降
低
到
三
元
。

中
國
的
海
水
化
淡
技
術
，
已
經
走
在
世
界
的
前
列
，
中
國
的
海

水
化
淡
設
備
已
經
供
應
到
中
東
等
國
家
。
目
前
，
中
國
國
家
海
洋

局
已
經
在
天
津
海
水
淡
化
與
綜
合
利
用
研
究
所

，
利
用
電
廠
蒸
餾

方
法
生
產
淡
水
，
中
國
是
一
個
產
電
力
大
國
，
所
有
的
發
電
機
，

包
括
核
電
站
都
是
由
蒸
氣
推
動
，
每
日
消
耗
三
、
四
萬
噸
的
淡

水
。
中
國
過
去
五
年
巧
妙
地
利
用
發
電
廠
的
熱
能
多
級
閃
蒸
法
，

反
覆
多
次
蒸
餾
海
水
，
達
到
了
節
能
低
成
本
海
水
化
淡
的
效
果
。

電
廠
和
化
淡
廠
合
一
，
是
中
國
出
口
技
術
的
優
勢
條
件
。

海
水
淡
化
技
術
也
稱
海
水
脫
鹽
技
術
，
是
使
海
水
中
鹽
和
水
得

以
分
離
的
過
程
。
按
分
離
原
理
和
方
法
，
海
水
淡
化
技
術
可
分
為

相
變
法
和
非
相
變
法
兩
大
類
。
相
變
法
主
要
包
括
：
蒸
餾
法
、
冷
凍
法
；
非
相

變
法
主
要
包
括
：
膜
法
、
高
壓
反
滲
透
法
。

一
九
九
七
年
浙
江
舟
山
建
成
日
產
五
百
噸
反
滲
透
海
水
淡
化
裝
置
之
後
，
大

連
長
海
、
山
東
長
島
又
相
繼
建
成
日
產
千
噸
級
的
海
水
反
滲
透
淡
化
廠
。
日
產

一
萬
八
千
噸
的
苦
鹹
水
反
滲
透
淡
化
廠
又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在
河
北
滄
州
成
功
投

產
。
浙
江
樂
清
電
廠
日
產
淡
水
二
萬
一
千
六
百
噸
，
採
用
雙
模
法
海
水
淡
化
技

術
，
已
穩
定
運
行
三
年
。
中
國
經
過
了
二
十
多
年
的
研
究
，
高
壓
反
滲
透
技
術

居
於
世
界
先
進
水
平
，
降
低
能
耗
的
新
材
料
、
新
技
術
已
經
取
得
突
破
，
大
規

模
在
沿
海
地
區
推
廣
高
壓
反
滲
透
海
水
淡
化
技
術
的
時
機
已
經
到
來
。

把
高
壓
反
滲
透
的
海
水
化
淡
廠
和
發
電
廠
整
合
起
來
，
同
地
配
置
，
充
分
利

用
熱
能
，
也
充
分
利
用
發
電
廠
的
夜
間
的
廉
價
的
電
源
，
大
大
降
低
海
水
化
淡

的
成
本
。
未
來
的
五
年
，
中
國
沿
海
將
會
出
現
大
批
擁
有
海
水
化
淡
能
力
的
電

力
廠
，
另
外
，
發
電
廠
將
生
產
大
量
瓶
裝
水
，
還
把
海
水
中
的
鈉
、
鎂
、
鈣
、

鋅
也
提
純
出
來
，
為
工
農
業
提
供
了
廉
價
的
原
料
。

中國向海洋要淡水
范　舉

古今
談

長
輩
說
他
幾
十
年
的
煙
齡
源

自
家
教
，
抽
第
一
口
煙
時
年
僅

七
歲
，
是
阿

在
麻
雀

旁
指

導
得
來
的
成
績
。
阿

教
孫
還

蠻
有
效
率
，
一
次
性
傳
授
抽
煙

與
打
麻
雀
兩
門
高
深
的
學
問
，
足
夠

終
生
受
用
。

即
使
早
有
數
據
證
明
：
吸
煙
對
健

康
有
害
，
對
社
會
資
源
造
成
極
大
負

擔
；
但
中
國
人
對
這
個
問
題
好
像
全

不
介
意
。
自
零
五
年
加
入
世
衛
︽
煙

草
控
制
框
架
公
約
︾，
中
央
亦
早
計

劃
由
去
年
一
月
初
開
始
，
有
步
驟
分

階
段
進
行
公
眾
場
所
禁
煙
，
結
果
起

步
遲
緩
到
五
月
一
日
，
衛
生
部
修
訂

的
︽
公
共
場
所
衛
生
管
理
條
例
實
施

細
則
︾，
針
對
七
大
類
二
十
八
小
類

的
室
內
公
共
場
所
進
行
全
面
禁
煙
。

迄
今
進
展
異
常
緩
慢
。
︽2011

年
中
國
控
制
吸

煙
報
告
︾
指
出
，
中
國
目
前
平
均
每
天
死
於
煙

草
相
關
疾
病
的
人
數
超
過
三
千
人
。
正
因
為
煙

民
眾
多
，
二
手
煙
的
危
害
也
異
常
嚴
重
。

有
人
以
為
一
切
是
與
錢
有
關
。
去
年
內
地
的

煙
草
銷
售
總
額
達
到
一
萬
零
一
百
一
十
一
億
，

煙
稅
佔
全
國
稅
收
百
分
之
八
強
，
達
七
千
五
百

多
億
。
以
龍
頭
企
業
資
產
值
超
過
萬
億
的
中
國

煙
草
總
公
司
為
例
，
目
前
日
賺
約
三
點
二
億

元
，
可
見
煙
草
是
如
何
大
規
模
的
產
業
。
從
業

人
數
之
多
，
涉
及
稅
款
之
龐
大
，
足
令
禁
煙
在

中
國
舉
步
維
艱
。

推
行
困
難
並
非
沒
有
改
善
空
間
；
內
地
煙
草

稅
只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六
，
全
球
排
名
倒
數
第

三
，
與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建
議
理
想
煙
草
稅
應
佔

零
售
價
格
百
分
之
六
十
七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相
距

甚
遠
。
內
地
的
經
濟
狀
況
與
地
區
經
濟
發
展

不
平
行
，
要
與
世
衛
理
想
稅
率
接
軌
，
十
年

內
絕
對
不
可
能
亦
非
大
膽
推
論
。
但
透
過
加

稅
率
達
致
減
少
煙
民
數
目
，
又
不
影
響
稅
收

還
是
有
可
能
的
。
煙
草
公
司
一
面
創
造
巨
額

利
潤
，
一
面
製
造
巨
型
計
時
炸
彈
。
改
善
吸

煙
導
致
的
健
康
問
題
已
嫌
拖
得
太
久
。

吸煙強國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相
信
這
兩
三
周
的
新
片
中
，
英
國

名
導
列
尼
史
葛
︵R

idley
Scott

︶
的

大

製

作

︽

普

羅

米

修

斯

︾

︵Prom
etheus

︶
肯
定
是
萬
眾
矚
目
，

電
影
未
上
映
，
大
家
已
討
論
了
一

番
，
也
許
又
要
重
溫
一
下
︽
異
形
︾。

說
起
英
國
導
演
，
我
想
說
說
兩
周
前
上

映
的
末
世
電
影
︽
感
官
失
樂
園
︾，
導
演

D
avid

M
ackenzie

是
蘇
格
蘭
人
，
當
年
以

一
部
︽
忘
情
水
︾︵Y

ou
n
g
A
d
am

︶
成

名
。
這
部
新
作
是
有
一
點
科
幻
元
素
的
文

藝
片
，
比
較
而
言
，
沒
有
另
一
部
由
丹
麥

導
演L

ars
von

T
rier

執
導
的
末
世
電
影

︽
世
紀
末
婚
禮
︾
出
色
，
但
水
平
也
算
不

俗
。︽

感
官
失
樂
園
︾
充
滿
寓
意
及
文
藝
氣

息
，
借
五
感
逐
一
喪
失
，
說
現
代
人
五
種
負
面
心

理
，
更
將
身
心
感
受
打
通
，
如
此
設
定
頗
有
創
意
，

也
許
令
有
些
觀
眾
覺
得
怪
怪
的
，
我
卻
想
到
薩
拉
馬

戈
的
︽
盲
目
︾，
同
樣
是
通
過
喪
失
感
官
，
將
人
性
逼

到
暗
角
去
，
進
而
詢
問
人
類
文
明
的
底
線
與
存
在
的

價
值
。
︽
感
官
失
樂
園
︾
的
中
心
意
義
是
明
顯
的
，

那
當
然
是
愛
。

幸
好
，
這
樣
的
信
息
沒
有
令
影
片
變
得
濫
情
濫

調
。
綜
觀
全
片
，
調
子
頗
為
悲
觀
頹
廢
，
有
種
走
不

出
困
局
的
心
理
鬱
悶
，
但
導
演
也
含
蓄
地
流
露
點
點

愛
意
。E

va
G
reen

的
個
性
演
出
和
旁
白
，
更
加
深
了

角
色
的
無
力
感
，
比
較
起
︽
怪
誕
黑
家
族
︾︵D

ark
Shadow

s

︶，
她
在
本
片
的
演
出
比
較
突
出
，
透
露
苦

悶
而
憂
鬱
的
情
緒
，
可
惜
她
的
演
技
未
及
︽
世
紀
末

婚
禮
︾
的K

risten
D
unst

。
另
外
，
全
片
的
城
市
外
在

實
況
描
寫
不
算
十
分
多
，
卻
不
斷
挖
掘
男
女
主
角
的

內
在
心
理
，
直
至
到
最
後
的
一
秒
，
二
人
相
擁
。E

va
G
reen

的
旁
白
在
黑
暗
中
響
起
：

﹁
現
在
漆
黑
一
片
，
但
他
們
感
到
彼
此
的
呼
吸
。

他
們
知
道
他
們
需
要
知
道
的
一
切
。
他
們
接
吻
。
他

們
感
到
彼
此
臉
上
的
淚
水
。
又
如
果
還
有
人
存
留
，

看
到
他
們
。
他
們
看
上
去
像
是
一
對
平
常
的
戀
人
，

撫
摸
彼
此
的
臉
龐
，
身
體
緊
貼
對
方
，
雙
目
緊
閉
，

遺
忘
他
們
周
圍
的
世
界
。
因
為
生
活
是
那
樣
繼
續
下

去
，
就
像
那
樣
。
﹂

感官失樂園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我有個很要好的女朋友。我欣賞她，是因為她
非常達觀。在短暫的婚史後，她一直單身。

她不急，也不躁。每天快快樂樂地面對一切。我
勸她試試上婚戀網站去尋找意中人，她笑笑說，
不要找，要等。
我說，你在等誰，等什麼？她再笑，她說，我

在等第二輪。人生無常，很多優秀男人因為種種
變故，重歸單身。他們會有第二春。我在等他們
來找我。呵呵。
我差點笑崩。把她的話學給很多朋友聽，他們

也笑，說你的這位朋友真是好心態。那就讓她等
吧。
今天想起她，以及她說的話，是因為，我非常

遺憾地想電話或者短信告訴她，也許她的等待終
將落空。等了多久，也是白等。世風日下，進入
第二春的男人們，未必是值得她守身如玉等待如
此漫長歲月的人。我可不是空穴來風。
昨天下午，無所事事的我，下決心整理書櫃。

每月都有新書進家門，書櫃也已經從當初的3個，
添加到了9個。家裡已經沒有餘地放得下新書櫃，
要有新書進來，就必須把舊書處理掉一部分。就
這樣，我巡視了一櫃又一櫃，一本又一本書被我
挑剔了出來，擱置到了一邊。一個下午剔除出來
有幾十本。到吃過晚飯後，重新檢視，有幾本書
蒙我顧惜，重新放回原位。
卻有一本裝禎很不錯的書，被我拿起又放下，

反覆再三。終於還是扔在了一邊。這是一本圈裡
朋友的書。是一本小說。就小說本身而言，是一
本好書。就作家本身而言，也是一個好作家。書

和作家本人都在圈裡享有良好的聲譽。直到不久
前，有一個女朋友告訴我一些不為人知的，關於
他的前塵往事。
幾年前，他的妻子不幸病故。幾輪春夏秋冬過

去了，他家裡的一切都沒有變動。妻子的鞋子衣
服一如她生前的樣子，整整齊齊地碼放在櫃子
裡。彷彿她隨時會回家來，又彷彿她從未離去。
與朋友聚會，他嘮嘮叨叨喜歡述說的，還是妻子
生前對他有多好，妻子病了以後他對她有多好。
在座的女性沒有一個不被感動得淚眼婆娑，都用
仰慕的眼光看 這個當世情聖。我有個女朋友就
是這些女性中的一個。
她也是單身，有一天就提了箱子勇敢地走進了

他的家門。她回憶說，她幾乎是因為這個男人對
妻子的一往情深而愛上他的。就像蘇芮的《牽手》
歌裡唱的，愛 他的愛，快樂 他的快樂。她的
邏輯是，他對妻子如此之好，那麼，對她也一定
會好的。
但是，沒過多久，她的愛情破產了。她在這個

男人的電腦裡發現了一封他寫給另一個小女人的
信。信裡有連篇情話，更關鍵的是，信裡還提到
了她。他把她說得基本上一無是處。震怒之下，
她把他們兩個共同的朋友、當地的作協主席請了
出來。請他作個見證，她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言，
是個一無是處的女人。然後，她收拾好自己的東
西走出了這個家門。
事情過去很久，她才醒悟過來。其實，他的那

封信，是故意要讓她看見的。因為，他已經有了
新鮮的人選，比她年輕，比她有錢，或許也比她

溫柔。他找不出什麼理由來趕她走，他就只
好以自己最擅長的文字來刺激她，讓她自己
走。呵呵。她又回憶起來，她剛開始與這個
男人走近的時候，她曾經接受到另一個女人
對她的警告。只是她不以為然。以為是一個
被她挫敗的情敵的謊言，甚至是惡意攻擊。
這個女人告訴她，早在他妻子還在世的時
候，他就和她有婚外情，甚至還被他妻子撞見
過。
記得是在一個寒冬的深夜裡，我開車送這個女

朋友回家。她一點一點告訴我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在看一部恐怖片。其令人不寒而慄
的，是一個男人的虛偽。我沒有完全相信那個女
朋友的一面之詞。後來是從另一個朋友那裡得到
了證實。但是，那個朋友很不以為然。他說，你
知道你們女人的誤區在哪裡嗎？男人和女人的不
同，簡直就是東(冬)瓜和西瓜的區別。
首先，這個男人即使他有過婚外情，也並不說明

他對妻子的深情是不可能的。其次，他對先妻情
深，並不意味 他對後來的每一個女人也必須深情
款款，至死不渝。其三，如今的世道已經人心不古
了。中年喪妻，在以前是人生之大不幸，到了今
天，對有些男人來說，是正中下懷呢。
甚至他的妻子還沒有離世哩，好事的人已經登門

來提親了。想想確實是令人匪夷所思。所以，即使
是一個操守很好的男人，在現世，也會被一點一點
寵壞的。因為他的壞，幾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只需
要有一個好的身體就行了。好比是猛虎歸山，被困
了幾十年的本性被一下子釋放出來，你想想會是什
麼樣的情境？只是那些單純可愛的小兔子、小鹿、
小羚羊，等等小朋友們要當心了。
被如此一番教育之後，我幾乎是被噎住了，一

時間竟無話可說。過了幾天，有所醒悟，才明白
那個朋友的話中之意。也就是說，一個男人，假

如在他還是少年人的時候，或許，他只能是弱水
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因為他有情懷，有追求，
有真心。但是，當他人到中年的時候，上帝給他
關上了一扇窗，卻同時給他開了無數道門。他不
再只取一瓢飲，而是一瓢一瓢，把三千弱水一一
品嚐。只要他有足夠的實力和體力就行。這就是
男人的第二春。
所以，我想本文寫好後，我最好在第一時間給

我那個樂觀向上、苦苦等待第二輪的女朋友發過
去，讓她不要再等了。因為，她想要等待的第二
春的男人女人的婚姻市場上以及情慾之海裡的競
爭，比起第一輪來說，更加激烈，更加殘酷。也
更加無望。因為無序，因為無情，也因為無心。
不過，需要補記的是，我的那位女朋友在第一

時間回覆了我。她說，她還是會等。儘管你說的
都是當下實情，但是，凡事總有例外。總還會有
一二個品性高潔的男子獨立於世。有一天，其中
一個人會找到我，對我說，我有真心，想要交換
你的真心，你有嗎？或者，他說，我有真情，想
要交換你的真意，你願意嗎？
如果他沒有來，我也要假設他會來，充滿希望

的等待總比絕望的哭泣要好。她還說，我和你不
同的是，你過去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現在卻是一
個悲觀主義者。我剛好與你相反，我過去是一個
悲觀的人，現在卻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誰笑到最
後，誰就是一個贏家，即使我笑得不比一個白癡
更動人，但是，笑總比哭好吧。

第二春


